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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物寓意
－论宋亭台记的文体特征及文化意蕴－

朴雲錫*․赵 燕**

1)

“记”原为应用性的记事之文，作为短篇散文的“记”体散文，是在唐代

韩、柳开创的“古文”新体的基础上形成的。文人或借“记”以议论时事，或抒

发个人感慨，突破了简单的“叙事识物”的记事范围，并以单行奇句而兼取

骈语的散文语体代替骈文语体，发展出具有文学性的短篇成体散文。亭台

记是“记”体散文中最具代表性的题式之一，篇目众多，且成就显著。

宋初亭台记仍延续着唐人的三段论模式，余靖、尹洙之后，始发生变

化，感情诚挚自然，体式多样，表现内容由仕宦休闲扩展到文人读书休憩

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表达手法虽不脱议论、写景、叙事等，但文体意

识已有所转变，转为以论为记，并发展出借物寓意之新体。本文拟从宋亭

台记的文体生成与发展角度入手，探求其体制变革及内在原由，并展现与

之相关的文人文化生活。

Ⅰ

宋亭台记除记传统的官署亭台以外，出现了大量的与日常生活相关的

斋堂记，这时的官署亭台记在表现内容上也有异于唐，最显著特征是入题

正大，在亭台记中发抒经世之志，这在古文大家的记文中体现得尤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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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通

常记文中的亭台宴游之乐，上升到家天下的高度，成为千古传颂的警句。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记“饮滁水而甘，因为建亭”，“本是韵事，却说得题

目如此正大。”1) 虞集在评≪喜雨亭记≫时也说：“此篇题小而语大，议论干

涉国政民生大体，无一点尘俗气，自非具眼者未易知也。”2) 可见，在小题

目中，杂入经史之论，是宋亭台记的普遍写法，也是有别于唐人的重要特

征。≪御选唐宋文醇≫在≪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中论及欧阳修≪丰乐亭

记≫时说：“俯仰百年间，想创业之艰难，识治平之有由，抚安乐之适时，

惧危亡之不戒，期全孝于抒忠，畏失义而离道，种种具流露于意言之表。”3)

正因有如此胸襟，故而能将宴游之亭，与乐“岁物之丰成”相联系，且从宋

平定天下，海内宴清入手来说明“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

正如≪古文观止≫所评：“作记游文，却归到大宋功德、休养生息所致，立

言何等阔大。其俯仰今昔，感慨系之，又增无数烟波。较之柳州诸记，是为

过之。”4)

宋亭台记另一显著特征是斋堂记增多。宋人多在官署或住宅内辟屋宇

以供日常休栖，如穆修在≪静胜亭记≫中描述他的日常生活时说：“惟比旦

一过厅还，则拥书自娱，常言吾职甚逸，吾性加疏，思得洒然空旷一宇为

寄适之地，尽粪除耳目俗哗而休吾心焉。”5) 辟一宇以供澄怀味象，这在欧

阳修的≪非非堂记≫中也有相似的表述：“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厅事……营

其西偏作堂，户北向，植丛竹，辟户于其南，纳日月之光。设一几一榻，架

书数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

焉。”6) 王禹偁更在≪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中以山野之人的形象表现公退之

1) 洪本健. 欧阳修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2004。p.775.

2) 转引自王水照选注. 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p.349.

3) 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吴楚材、吴调侯. 古文观止。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p.333.

5) 曾枣庄, 刘琳主编. 全宋文：卷三二三。成都：巴蜀书社 1988年版。p.432.

6) 全宋文：卷七四一。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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暇的幽怀雅致：“公退之暇，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

香默坐，销遣世虑。”7) 这类供文人休栖的亭堂多建于园宅幽静处，其中陈

列大致为“几案琴酒，轩窗图书”。文人于公事之余，朝夕居于其中，或读书

抚琴，或焚香默坐。其功能与书房相类，因有休心静虑的要求，故又以斋

命名。胡宿在≪高斋记≫中解释说：“夫斋，戒洁之，称休舍之所。”8) 欧阳

修在≪东斋记≫中也说：“官署之东有阁以燕休，或曰斋，谓夫闲居平心以

养思虑，若于此而斋戒也。”9) 可见文人将此类斋堂作为个人铸魂养魄的清

修之地。

为这类斋堂所做的记文多书于壁间，按内容及作文意图大致可分为两

类。

一是警戒性质的记文，类于箴铭，刻于堂壁以自儆。或围绕政事，如

张竑作≪思亭记≫，曾巩作≪思政堂记≫，为约束心性，以防逸豫放乐，此

处所云“思”，实指内心的警醒。尹洙≪志古堂记≫，韩琦≪定州阅古堂

记≫，则以为求古之道而后才能立身处事，主张在燕处之间，监古以自

勉。或关乎心性修养。因斋堂为休心之所，记文中议论常围绕清静之理，

如张舜民≪静胜斋记≫：“天下之事非一，不静则不能胜也。”10) 范钺≪静

轩记≫：“大抵人性无不静，有时而动者，物挠之也，物挠之则不得其静

矣。故吾之为静者，将以御夫动也。然天下之物吾不能以一己而胜之，茍

外物足以撄吾心，吾能以虚而待之矣，至于死生得失为累之大者，又奚能

自必哉?”11) 心静才能照物，才能制动，故休心以虚静为要。老庄思想以养

心，孔孟之道则养志，苏舜钦以浩然名堂，吴子野命之以岁寒，郑侠在为

其作记时说：“岁寒，然后知松柏。而世之言坚久者，皆指是以为喻。先生

正固悠久之人也，故其守己者，一而不杂；其与人者，久而不变。”12) 揭示

7) 全宋文：卷一五三。p.474.

8) 全宋文：卷四六六。p.539.

9) 全宋文：卷七四一。p.131.

10) 全宋文：卷一八零六。p.731.

11) 全宋文：卷一八三一。p.154.

12) 全宋文：卷二一七七。p.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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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名堂之义。

二是借斋堂记以自表生平志意、处世原则及其选择的生活方式。陈尧

佐因其耿介孤傲，不为众人所知，后因言事贬通判潮州，作≪独游亭记≫书

于屋壁，声言不与人交接是性分之所近，而非因谪官伤神独善其身，进一

步辩白其“道不可苟合，颜不可妄悦”。欧阳修在≪非非堂记≫中的“非非”为

“夫是是近乎谄，非非近乎讪，不幸而过，宁讪无谄”之义，亦为辩白其志。

上述记文尚借阐亭台之义抒怀明志，曾巩的≪南轩记≫就完全成了自述文

字，通篇依次叙说其“ 伏闲隐奥”的性情，遍览百家的学养及勇于行义的操

守。 

文人既借记文各抒其志，则记文中关于亭台生活的描述，就超出了唐

人几近模式的良辰美景、体和心逸的范围。蒲宗孟在≪迂堂记≫中将对亭

台生活的描述与其志意结合起来：“堂之屋七楹，涂概朴野，宅华栋者笑吾

迂其居矣。案有书万卷，早夜驰骋，商财利者笑吾迂其习矣。风来蕉翻，声

状万种，酣丝竹者笑吾迂其听矣。竹榻不几，莞簟野屦，事雕美者笑吾迂

其用矣。饮水饭蔬，含嗅哺粝，食鲜美者笑吾迂其腹矣。古图名像，环列壁

间，拥姬侍者笑吾迂其好矣。与人语未尝不及善，悻悻为恶者笑吾迂其言

矣。问讼听政，求合乎经，尚法者笑吾迂其守矣。”13) “涂概朴野”、伏卷简

食是身居斋堂的日常生活，也是刚正守迂，不愿以谀媚悦人的心怀志意。

Ⅱ

借记亭台牵连国政民生，表白心性修养、学问志意，但这些与宴息之

亭台斋堂并无直接关系，林云铭评≪喜雨亭记≫时云：“亭在官舍，为休息

之所，无关民生，髯苏却借旱后大雨，语语为民，便觉阔大。”14) 苏轼以雨

名亭，实则亭为亭，雨为雨，两无干涉。亭以雨名，是由于“古者有喜，则

13) 全宋文：卷一六三一。p.15.

14) 段干木明校注. 古文笔法百篇。合肥：黄山书社. 2002。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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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名物，示不忘也”。15) 作文记亭，也为记及时雨带来的喜悦及作者忧国忧

民的济世情怀。即此时亭台并不以其实物引人眼目，而因宋人赋予其中的

人文精神凸显价值。

这从此时亭台命名中也可看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提及亭台题名

时说：“若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

色。”16) 按景致而命名，融会主观情致与外在物象，从中最能体现主体面对

客体的创作姿态。为园林题额之雅事兴起于唐，当时亭台命名或以景色，

或因地名人名，多求名副其实。如文彦博在≪思凤亭记≫中云：“夫考室命

名者众矣，或即其地号而著，或因其事实而称，揭而书之，斯用无愧。”17)

即因亭台之事实命名。至宋则不然，常以义命名。如欧阳修的丰乐亭，醉

翁亭，司马光的独乐园，苏轼的超然台等，皆于其中寓含深意，且其意非

亭台之意，而为文人胸中之意。苏轼以亭志喜，实可谓之借物寓意。因而

此时记文多关注亭台中所附着的含义，对亭台实体的建造过程则多忽略不

计。亭台中所寓之意就成为记文要着重表现的内容。

宋亭台记的基本体式是文章常围绕题名展开，其中叙事、写景、议论

皆以实现主题为目的，文章布局安排、跳宕腾挪皆不脱此。如≪寄老庵

记≫以寄老为线，首论贤者当“量已而受任”，“畏满而知止”。其次记孙莘老

择山水之地以筑庵，后论惟知者能乐山水之美，莘老寄老于山林泉石，全

篇围绕“寄老”之意或议论，或叙事。≪超然台记≫前发超然之意，后叙事，

写景。唐顺之称之为“解意兼叙事格”。开篇议论，认为能超然物外，则无往

而不乐。后述移守胶西，筑台以游，皆以乐字贯穿首尾，于日用生活中陶

然自乐，正合超然之意，姜宝云：“此记有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

脱出尘寰之外之意，故名之为超然。”18) 虽于作文之时忽而叙事、忽而议

论，但其中意脉则一以贯之，欧阳修的亭台记文最能体现这一特征。

15) 全宋文：卷一九六七。p.861.

16) 曹雪芹、高鹗. 红楼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0。p.137.

17) 全宋文：卷六五八。p.56.

18) 吴孟复，蒋立甫主编.古文辞类纂评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p.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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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文向以纡余曲折胜，朱熹评云：“六一文有断续不接处，如少了

字模样……然有纡余曲折，辞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辞意一直者

比。”19) 这一特征在亭台记亦有鲜明体现，文章在行文照应、语意联结等方

面时常逸出常格，但各组成部分又皆能虚笼于题名范围之内。如≪夷陵县

至喜堂记≫，前段记夷陵风俗俭陋，后段有言仕宦得善地。唐顺之称之为

“前后不用照应”格。但细览全篇，命意不脱“始来而不乐，既至而后喜”一

句。即为题名之意，又是行文布局的线索。首段记夷陵风俗不美，即为始

来而不乐之由。中间插叙朱君能变陋俗以致归美，使得夷陵虽“风俗朴

野”，但“少盗争”，且江山秀美，能使仕宦者“既至而后喜”。就作者个人来

说，虽贬至偏远之地，但能得朱君优遇，也可谓“既至而后喜”。≪画舫斋

记≫则先描述斋的构造建制和周围风物，“深七室”、“阑槛其两旁”、“佳花

美木之植列于两檐之外”，使得斋堂看似小舟泛乎中流，接着以≪周易≫中

舟为“济险难”之物，引出向时乘舟履险的经历，末段云“苟非冒利于险，有

罪而不得已”则可享舟行之乐，以说明斋取“画舫”为名的原由。行文皆围绕

“舟”字徐徐展开。≪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昼锦堂记≫等皆然。 

苏轼的≪喜雨亭记≫体式亦与此同。文章开篇破题，说明亭以雨名，

是为志喜。以下就围绕“喜雨”与“亭”展开论述。先交代喜雨之后，亭始建

成。继言无雨则不能乐此亭，末以雨力层层推原，归结于亭。则“不但舍雨

之外无以名此亭，亦舍亭之外无以名此雨”。20) “只就‘喜雨亭’三字，分写、

合写、倒写、顺写、虚写、实写”。21)

文章议论、叙事、写景皆为阐发文人赋予亭台之“义”，此“义”形成文章

的主题，与题名或重合，或相关，如柳开≪来贤亭记≫之“来贤”，范仲淹

≪清白堂记≫之“清白”，张俞≪素履亭记≫之“素履”，题名即为主题，或于

题名之外重新立意，如尹洙≪襄州岘山亭记≫论仁政，欧阳修≪岘山亭记≫

论喜名，但皆由岘山羊杜典故生发。这种阐发且展开的文章体式更接近于

19)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中华书局. 1999。p.3306.

20) 古文笔法百篇。p.17.

21) 古文观止。p.363.



借物寓意 (朴雲錫․赵燕) 7

15

论说，正如陈后山所云：“退之作记，记其事尔。今之记乃论也。”22) 以论

为记是陈对宋记体文的体认，具体到亭台记，我们可看出，以论为记并不

单纯是记文中议论成分的增加，而根本地在于一种文体意识。

宋亭台记文即使仅为叙事，也暗寓着作者的某种志意或哲思。如上文

分析的≪画舫斋记≫，前记乘舟履险的经历，特意提及“当其恐时，顾视前

后，凡舟之人非为商贾则必仕宦，因窍自叹，以谓非冒利与不得已者孰肯

至是哉?”后言舟行之乐，则强调“苟非冒利于险，有罪而不得已，使顺风恬

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则舟之行岂不乐哉!”23) 则是安乐之时对

履险经历的回顾和总结，这里作者没有耽于侥幸脱险的情绪发泄，而是智

性地将履险归结于人自身的行为——冒利与不得已。“欧公文字宛转，以见

出险而不忘险之意，且言前日之险，亦仕宦自取之尔。”24) 此外≪丰乐亭

记≫、≪喜雨亭记≫等皆然，这种在叙事中表现思想观点的作法，唐顺之称

之为以叙事行议论。以议论为记是宋亭台记的鲜明特征，这其中也深刻地

体现着宋人在面对客观外物时迥异于唐人的姿态：物不以其本体，而因附

着主体精神的意义而存在。

Ⅲ

宋代“以论为记”的亭台记文仍由记事、写景、议论三种要素组成，但

较之唐代，各部的组合及比重皆有所变化。在写作体式上表现出如下的特

征：

一、最能体现宋亭台记文特征的体式是先议论，后叙事，叙事紧扣议

论，如尹洙≪襄州岘山亭记≫前借羊公事迹，论“仁之施于政，其感人深切

而无穷已也。”后记燕公来襄阳，修岘山旧亭，后继之以颂，以议论出之，

22) 稗编：卷七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 全宋文：卷七三九。p.102.

24) 古文集成：卷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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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虽羊公声名之不朽以其仁，不以其迹，但修亭可“狥其民之思”，且“未

有爱其迹而不思其人者也”，以思慕羊公推断燕公之政亦为仁。紧扣前半仁

政之论。欧阳修≪岘山亭记≫体式亦然，前议论，后叙事，尹洙记文重在论

羊公之仁，借以提升燕公之政。欧文则重心在后，借羊、杜二子以讽史

君。前半议论皆围绕“名”字。岘山因羊祜、杜预而名著。元凯以其功，而叔

子因其仁而名垂不朽，文章到此与其他同题文字无异，但下面紧接一转

语：“余颇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何哉?”既引出对羊、杜“自喜其名之

甚”，“过为无穷虑”的批驳，又意谓有实则有名，不待孜孜以求。下半闲闲

叙事，对史君的行为无多评判，但比照前文，则其中褒贬讽颂判然立见。

“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为后“欲纪其事于石，以与叔子、

元凯之名并传于久远”伏笔。“将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欤”为后“其为人与志

之所存”伏脉。前后贯通，脉络相生。文章妙在如孙琮所云：“写上半篇，处

处呼动史君，写下半篇，处处回绕二子，真如绮锦毂文，细细回环。”25) 亭

台记中对亭台生活的描述，虽以纯叙事的方式说出，但作为议论的例证，

也极富理趣，表现出宋人理性反省的生活态度。 

这类亭台记虽仍以议论、写景、叙事为内容，不脱风物、政绩、宴乐

等元素，但比之唐人，文章结构则显圆活纯熟。如林云铭评≪醉翁亭记≫：

“亭在滁州西南两峰之间、酿泉之上，自当从滁州说起，层层入题；其作亭

之故，亦因彼地有山水佳胜，记虽为亭而作，亦当细写山水；既写山水，自

不得不记游宴之乐；此皆作文不易之定体也。” “但其中点染穿插，布置呼

应，各极自然之妙，非人所及。”26) 将叙事、议论、写景灵活穿插、融合并

用，叙事部分杂以议论较为常见，此外亦有在景物描写中穿插议论的，如

梅尧臣≪览翠亭记≫：“夫临高远视，心意之快也；晴澄雨昏，峰岭之态

也。心意快而笑歌发，峰岭明而气象归。其近则草树之烟绵，溪水之澄

鲜。衔鳞翩来，的的有光；埽黛侍侧，妩妩发秀。有趣若此，乐亦由人。何

则?景虽常存，人不常暇。暇不计其事简，计其善决；乐不计其得时，计其

25) 欧阳修资料汇编。p.713.

26) 欧阳修资料汇编。p.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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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适。能处是而览者，岂不暇不适者哉?吾不信也。”27) 在摹景绘物时，说

明“乐亦由人”、“乐不计其得时，计其善适”的道理。

记文既以表作者胸中之“义”为目的，布局安排也以此为准的。唐人面

面俱到的做法被丢弃，代之以文章布局的有意识的增减，欧阳修≪岘山亭

记≫意在规箴史君之好名，因此叙事部分侧重记襄人乐其政而欲记石传

远，对亭台的兴废及风物等与主题无关的部分简笔略过，在篇末云：“若其

左右山川之胜势，与夫草木云烟之杳霭，出没于空旷有无之间，而可以备

诗人之登高，写离骚之极目者，宜其览者自得之。至于亭屡废兴，或自有

记，或不必究其详者，皆不复道。”28) 写景、记事都因其无关主题被省略

掉。

二、以议论为主。这类亭台记以议论为主体发明亭名之义。通常体式

是：将与亭台修造等相关的内容以小序的形式叙出，在正文部分议论，如

欧阳修的≪有美堂记≫、王安石≪石门亭记≫及曾巩的≪清心亭记≫、≪饮

归亭记≫、苏轼≪醉白堂记≫等皆然。欧阳修在≪与梅圣俞≫的书信中有：

“梅公仪来要杭州一亭记，述游览景物，非要务，闲辞长说巳是难工，兼以

目所不见，勉强而成。”29) 这里说的便是≪有美堂记≫，欧阳修提倡古文切

于时用，认为“述游览景物，非要务”，且未亲历其处。记文将笔墨集中于发

明“有美”之义。不记亭台风物，论及其人则以“梅公，清慎好学君子也，视

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一语带过。此时尚为一种权变的文章写法。至王安

石、曾巩、苏轼作记时已将之作为亭台记文基本的写作体式，记事部分只

简单地交代请托之人、亭之命名等，以接入正文的议论。如≪石门亭记≫在

首段的简短记事之后有：“君至而为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书与

其甥之婿王某，使记其作亭之意。”30) ≪清心亭记≫也有：“嘉佑六年，尚

书虞部员外郎梅君为徐之萧县，改作其治所之东亭，以为燕息之所，而名

27) 全宋文：卷五九三。p.521.

28) 全宋文：卷七四零。p.121.

29) 全宋文：卷七一零。p.292.

30) 全宋文：卷一四零八。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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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曰清心之亭……至冬乃为之记曰：”31) 可见作亭、名亭之意代替亭台修

造风物成为此类亭台记的作文目的。且在正文的议论前以“记曰”引入，则

完全突破了记为记事之文的文体意识。

三、宋亭台记还吸收了其它体裁的表现方式，对记文的写作手法做了

有益的开拓和尝试。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以赋为文，及范仲淹≪岳阳楼

记≫以对语说时景之传奇体，前人已多有论述，此不赘言。本文拟对问答

体作一扼要论述。宋亭台记中较多地应用了问答体式，蔡襄≪杭州清暑堂

记≫以诘难的形式叙述出堂的清爽怡人，在答问中阐明游观有助政事的道

理。司马光≪伫瞻堂记≫在一来一往问答中，讲明筑堂之由，作记之因，潞

文公的功德政绩。朱长文≪贤行斋记≫设问答以述林德祖之性义。刘敞≪待

月亭记≫以宾主之词引出亭名之由，建亭之旨。以主人之口道出亭之风

物、建制，以客规箴的口吻道出于亭中礼宾友，求仁义。内容与他文无

异，仅由不同人口中叙出。张俞≪恤民亭记≫以对话的形式论建亭之义，在

辩难中，凸显黄士安尚义方正的品质，层层深入地揭示主题。苏轼≪喜雨

亭记≫、≪众妙堂记≫中问答的使用更为灵活，前者以短促的问答表现望雨

之勤，忧旱之苦。后者则记梦境中众人的对话以阐“众妙”之义，且辅以动

作，直似一情境短文，颇具趣味。 

Ⅳ

相比较唐代，宋亭台记既以记亭台所赋之义为务，其主体意识增强则

为题中应有之义，唐时记亭台之人，通常是僚属，宾客，也有上级为下级

作记，如颜真卿≪梁吴兴太守柳恽西亭记≫，记邑宰李清重修水亭之事，元

结为县大夫瞿令问作≪寒亭记≫，但较少见。宋代则多请名人或亲友作

记，如滕宗谅在≪求记书≫中说：“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

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

31) 全宋文：卷一二六二。p.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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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32) 亭台楼阁等木石建筑，总敌不过岁月流转，但

一篇脍炙人口的记文则能使亭台声名雀起，流芳千古。岳阳楼、滕王阁等

在历代的起弊兴废皆与其中附着的文化意味密切相关。李贶≪连山燕喜亭

后记≫：“余自幼伏览外王父昌黎文公≪燕喜亭记≫，则知连州山水之殊。

亭之称，因记为天下所嘉。”33) 即使亭已废毁，而记文及依记所作之图仍能

广为流播。

宋人则有意识地利用名人记文增亭台之辉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

等人集中皆有受人反复请托而不得辞的记文。作记之人身份的改变，影响

于此时亭台记文的是主体意识大大增强，作者不再单纯地处于叙述者的位

置，而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对所记之事加以评断。脱离了应用性带来的

种种规制，写作时显得更为灵动。

首先是对亭主人的称颂，不再局限于政德吏能，而扩展到学问品行、

心性修养等方面。并且由于平等的审视视角，品评人物更加真实贴切，虽

仍不免应酬推举，但至少不再是千篇一律的陈词套话。至如欧阳修在≪昼

锦堂记≫中对韩琦的品断，被≪宋史≫采纳，更可作为此类文章的典范。

≪曲洧旧闻≫中云“欧公作昼锦堂记，成以示晁美叔，秘监云，垂绅正笏，

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如此，予所亲见故实，记其事无一字溢美于

时也，他人皆惴栗流汗不能措一词，公独闲暇如安平无事，真不可及也。”

“欧阳永叔作昼锦堂记，曰：“临大节，处大事，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

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天下传之，以为知言。”34) 文中如此精

当地品评人物，除表现出欧公的雅鉴精识，也反映当时亭台记文体意识的

迁变。

其次是亭台记中颂扬意味减弱，而暗寓规箴和劝戒。这一特征在唐元

结、柳宗元笔下已初露端倪，宋亭台记则将之发扬光大。元结在≪茅阁

记≫的末尾云：“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热，谁似茅阁，荫而庥之?於戏!贤人

32) 全宋文：卷三九六。p.167.

33) 董诰. 全唐文：卷七六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p.7912下

34) 朱弁. 曲洧旧闻：卷八，丛书集成本。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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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为苍生之庥荫，不如是邪?”35) 以茅阁荫人比贤人君子为苍生之庥荫，

似颂似讽。柳宗元≪韦使君新堂记≫“见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

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

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逺，岂不欲家抚而户晓?夫然，则

是堂也，岂独草木土石水泉之适欤?山原林麓之观欤?将使继公之理者，视

其细，知其大也。宗元请志诸石，措诸屋漏，以为二千石楷法。”36) 前言亭

台修造中表现出韦公欲因俗成化、除残佑仁、废贪立廉，言下不免牵强，

后则将之归结为二千石楷法。看似颂扬，实为讽诫。这种有讽有颂的主体

情态在宋文中更为普遍，如前文已提及的≪岘山亭记≫，从前后议论与叙

事的相互照应下，即可看出欧公对史君的态度是颂中有讽，正如何焯所云

“言外有规史君好名意，盖叔子是宾，光禄堂却是主也。史君非其人而尤汲

汲于名，公盖心非之，妙在微讽中有引而进之之意，仍归于敦厚也。”37) 但

文章中的“引而进之之意”并不都能从文本中获悉，范公偁的≪过庭录≫：

“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嫉，自庆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与之同

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

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38) 宋周煇≪清

波杂志≫卷四≪逐客≫篇云：“放臣逐客，一旦弃置远外，其忧悲憔悴之

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阳楼，或

赞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闵己伤志，固君子所不免，

亦岂至是哉!”39) 正可印证上文滕子京谪巴陵愤郁不平的说法，说明记文中

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实为讽喻，而非颂赞。 

受请托而作的记文，其中存在两个言说者：亭主人和作者，作亭者欲

35) 全唐文：卷三八二。p.3875下

36) 全唐文：卷五八零。p.5863下

37) 义门读书记：卷三十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 范公偁撰，孔凡礼点校.过庭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p.324.

39) 周煇撰，刘永翔校注. 清波杂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p.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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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作亭之意，作记者或叙述，或评论。在唐亭台记中，这两种言说是重

合的，作记者或单纯叙述，或附和作亭者的意图。宋人则不然，在为人作

记时常常要发独立的见解和言说，使读者时刻感受到另一种声音的存在。

苏轼的记文可为鲜明的例证。他在凤翔府任制科签书判官时，为太守陈公

作≪凌虚台记≫，其中有：“东则秦穆公祈年橐泉，南则汉武长杨五柞，北

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计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

倍于台而已哉，然数世之后，欲求其髣髴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

黍荆棘丘墟陇畆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

忽往而忽来者欤?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40) 作记本为传远，苏轼却

认为外物兴废起灭，皆不足恃。≪邵氏闻见后录≫中记载“陈希亮字公弼，

天资刚正人也。嘉佑中，知凤翔府。东坡初擢制科，签书判官事，吏呼苏贤

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贤良也?’杖其吏不顾，或谒入不得见。故东坡≪客

次假寐≫诗：‘虽无性命忧，且复忍斯须。’又≪九日独不预府宴登真兴寺

阁≫诗：‘忆弟恨如云不散，望乡心似雨难开。’其不堪如此。……。至为公弼

作≪凌虚台记≫曰：‘东则秦穆公祈年橐泉，……。’公弼览之，笑曰：‘吾视

苏明允犹子也，某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

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邪?’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41) 认为苏轼

因不满陈公而作此记。这项记载颇具历史的生动性，但近于小说家言，代

恽则持论正大，他认为“盖其胸中实有旷观达识，故以至理出为高文。若认

作一篇讥太守文字，恐非当日作记本旨。”42) 这种不顾及亭台主人的意图而

发旷识宏论的做法，不仅见于此篇。

熙宁五年，孙觉守郡，作亭于府第之内，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

陈列，请苏轼作记。苏轼为之作≪墨妙亭记≫，在记事之后，论曰：“凡有

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

名文章，其传世垂后，犹为差久”，“今乃以此托于彼，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

40) 全宋文：卷一九六七。p.863.

41) 邵博撰，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p.121.

42) 古文观止。p.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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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此既昔人之惑，而莘老又将深檐大屋以锢留之，推是意也，其无乃几

于不知命也夫。”43) 后论“知命”之意为“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但已

与陈列金石无太大关系，“是亭之作否，无足争者，而其理则不可以不辨。”

不仅不赞同亭主人的做法，甚至抛开眼前，尽兴发抒胸中宏论。≪宝绘堂

记≫亦然，都尉王君晋卿作宝绘堂以蓄其所有书画，苏轼在记中云：“君子

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

人者，莫若书与画。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44) 建安章

质夫，筑室于公堂之西，名之曰思。苏轼作≪思堂记≫则论思之不能，不必

及不思之乐。 

王安石受通判抚州施侯请托，为其所造见山阁作记。文中记叙的修阁

原由，黄震颇不以为然，他在≪黄氏日抄≫中说“谓富工豪贾往往能广宫

室，吏亦当因其余力以自娱乐，于理已短，又贬召伯甘棠之事为非，尤未

安。”45) 后人尚认为此论于理未安，以节义持身的王安石当必不认同此论，

但因“数辞不得止”，“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勉强作记。作者在文中设置了另

一个言说者：通判与客，借二人的对话说出修阁之意与命名之由，且文中

时时强调自身叙述者的身份，欲明示与文中言论的疏离。

宋亭台记主体精神的发扬除以平等的姿态评断人事，还表现在内心情

意的真切流露。如欧阳修在为李公佐东园亭作记时流露出的宛转心绪，欧

阳修幼年丧父，母郑氏携其往依叔父，安家于随，童年时曾在李家与诸儿

嬉戏。文章末段记故地重游：“予亦壮，不复至其家。已而去客汉沔，游京

师。久而乃归，复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寻童子时所见，则树之蘖者

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丛，荄之甲者今果矣。问其游儿，则有子，如予

童子之岁矣。相与逆数昔时，则于今七闰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叹嗟徘

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复几闰，幸而再至，则

东园之物又几变也。计亭之梁木其蠹，瓦甓其溜，石物其泐乎!随虽陋，非

43) 全宋文：卷一九六七。p.867.

44) 全宋文：卷一九六七。p.870.

45) 黄震. 黄氏日抄：卷六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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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乡，然予之长也，岂能忘情于随哉!”46) 流年似水，再回身已是物换星移，

白云苍狗。在记文中自然地感怀伤事，这在唐文中是很难见到的。

历来人们认为宋亭台记区别于唐最明显的特征是以论为记，从以上的

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其文体意识的转变不仅表现为议论的比重增多，更在

于作记者以亭台之义来统摄、安排记文的布局结构。在这种转变的背后，

起主导作用的是宋人异于前人的观物视角：关注点不在客观事物本身，而

在于主体赋予其中的精神意绪，主体精神得到重视。主体精神的张扬和肯

定使得亭台记文脱离了应用的性质，真正具有了文学的审美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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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 think that the method of disputation is the most distinct

difference of Tingtai Travels between Tang dynasty and Song,

this text argues the change of style consciousness lies in the

useness of writing skill of endowing pavilions and terraces with

significance, aerato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ignificance of

pavilions and terraces than practicality, and arrangement of

article intended to illuminate the significance, we can find. a

special view that Things catch peoples attention only because of

the spirit adhered by person，The spirit that makes Tingtai

Travels in Sung dynasty escape from an applied property.

주제어：Tingtai travels in Sung dynast；The writing skill of

endowing things with significance；Stylistic feature；Cultural

meaning


